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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水利系约我谈当年钱宁先生给

学生讲党课之事，那还是40年前，20世纪

80年代初的事。谈话勾起了许多我对于钱

宁先生的回忆，虽然因年代久远，一些记

忆已经模糊，但仍有许多是颇为清晰的。

一股力量驱使我，要把这些尚存的记忆记

录下来，以表达对于钱宁先生的纪念之

意，尽管这已是迟到的纪念。

我称钱宁为“先生”，不是社会上流

行的客套话，他也不是“民主人士”，而

是因为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有大学问的

人。称这样的人为“先生”，这是清华历

史上留存下来的一种特有的尊师的传统称

谓，别的大学里是否这样，我不得而知，

但清华确是这样的。

说到钱宁先生的学问，听人说过，某

个国家的一个水利专家团访问我国，我们

的同志向来访者求教关于黄河泥沙的问

题，那位外国的朋友却说：“你们有钱

宁，干嘛还问我们？”可见钱宁先生在国

迟到的纪念

——为钱宁先生百年诞辰而作

○王凤生（1964 届水利）

钱
宁
教
授

际泥沙界的地位。1980年3月，在北京召

开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钱宁是论文

评审委员会主任和大会执行主席之一。会

前的某一天，他和我谈起他正在忙于筹备

这个会议，并说世界各地所有提交会议的

论文都要经他看过。我问他论文的质量如

何，他说，还是我们国家的论文水平高，

话语间透出一种自豪，他的自豪感顿时感

染了我。这使我了解到，在泥沙研究方

面，我国的学术水平当时已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而钱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我和钱先生的接触始于“文革”后期

的1973年。那一年的3月，他从被下放的

山西忻县水利局调到清华大学水利系，是

经水利系争取，在张任、周培源先生的帮

助下才实现的。到校没多久的5月初，他

就来到了始终心系着的黄河岸边，清华

大学水利系三门峡基地。我也是早他没有

多久的3月27日才分配到基地工作的。我

的日记写到：“5月3日上午，张永良、夏

震寰、钱宁来峡。”那时我们正在承担着

“葛洲坝水利枢纽廻水变动区模型试验”

（简称“330试验”）的科研项目。从那

时起，钱先生除了要参与国家的关于黄

河、长江的重要事项外，还抽时间指导我

们的科研项目。有我的日记为证：

“1973.7.20上午，和钱宁讨论330试

验问题。”“10.4上午，钱宁谈武汉泥沙

会，330试验诸问题。”“11.11上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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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谈去长江查勘要求。”1973年11月至12

月19日，根据模型试验的需要，我们去三

峡查勘。12月13日回程途经武汉，当时钱

先生正在武汉“长办科学院”，当天下午我

们便去向钱宁先生汇报了查勘的总体情况。

1978年夏天，水利系三门峡基地撤回

北京，我被分配在水力学教研组。和钱宁

先生的接触少了，但我还是抓住机会向他

学习，他给水力学的研究生讲泥沙课，我

去蹭课听，听课笔记我至今仍保留着。听

课时我争坐前排，很怕听漏了什么。在讲

一个学术问题时，他讲到，目前关于这个

问题，世界上有四种观点：一、二、三、

四。在讲完这四种观点后，他讲他的看法

是哪一种。在这个问题上，顿时就将你带

到了世界学术的前沿。他能将水力学、泥

沙等不同领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且推导

出新的数学表达式，使你有一种茅塞顿开

的感觉，是书本上找不到的，一看便知是

他的研究成果。我愿意听他讲课，解渴，

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

我读他的书，他的书能够把复杂的问

题写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记得他书里

在谈“层流”“紊流”概念时，他写道，

“层流”好比是一列士兵，每一个士兵好

比是一个水流质点，迈着整齐的步伐在走

廊里行进；“紊流”则如同是一群醉汉通

过走廊。多么形象的比喻呀，深入浅出，

使你一看便懂。

钱先生是平易之人。他愿意与你交

谈，交流想法。在三门峡时，他同我谈

他“文革”期间被关“牛棚”的经历，他

说他非常钦佩两个人，其中一位是党的干

部，好像是他当时所在单位的党的书记，

与他同时被关在“牛棚”里，但身份不

同，他是“反动学术权威”，而那位则是

“走资派”。就是在那样一种恶劣的环境

下，那位“走资派”还鼓励他，要他不要

丧失信心，要相信党，告诉他，当时那些

做法都是暂时的，是会过去的。那位干部

的鼓励帮助他坚持下来，挺过了那个艰难

的时期。他由衷地钦佩这位党的干部，他

说他会永远记得他。

正是在三门峡的时候，他的美国的导

师小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之

子）去世了。他告诉我他得到了导师家人

的通知。他说他去不了美国，但要发唁电

表达哀悼之意。后来是否发了唁电，我不

得而知，想必是一定发了的。

1978年7月，我从三门峡基地回到北

京清华总校，水利系领导要我做学生工

作。那是一个“文革”十年动乱刚刚结束

的年代，是国家闭关锁国多年，门窗突然

打开，实行改革开放的年代。历史的、现

实的许多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上产生疑问，

特别是在部分年轻大学生的思想上造成混

乱。对共产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产生

怀疑，发生“信仰”“信念”“信心”的

“三信”危机。有的学生在“小结”中写

道自己“精神崩溃”了，有的说“心目中

‘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指毛主席）’掉了

下来”，“爱国可以，接受党的领导走社

会主义道路不可以”。面对这许多糊涂认

识、尖锐的思想问题，怎样去做年轻人的

工作？我想到了钱宁先生，想请他帮助做

大学生的思想工作。可是他在1979年9月

已发现患肾癌，并于11月做了肾切除手

术，是个患了大病的人。

因为我不了解他的身体是否还能够面

对众人讲话，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于

1981年10月10日下午5时去他家，请他给

学生讲话，帮助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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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介绍了学生的情况后，他没有表示任

何的犹豫，没有推辞，当即应允。我当时

的感觉是他没有把这件事看作是他份外的

事，而是把它当作是自己应该去做的事

情，是自己的责任。而且，在两天后的13

日晚，就在旧水利馆的一间教室里，给水

利系学生入党积极分子讲了。他的讲话不

是说教，而是讲他的经历，谈他的看法，

用事实佐证他的观点，令人信服，是“润

物细无声”。讲话充满感情，当谈到他在

美国遭遇不平等待遇时，竟至哽咽讲不下

去。他说：“我是搞科学的，我相信科

学，从我自己曲折的经历中感到，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合理的，是人类

解放的必由之路。”听了他的讲话，同学

们感到他的爱国、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

党、相信共产主义是发自内心的。特别是

他还是一个患了癌症动了大手术的人，仍

然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不放弃争取加入

共产党的志向，最终于1981年6月，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这些，深深地触动了年轻

人的心弦。

钱先生的讲话效果好，对于做学生的

思想工作，解决当时存在于学生思想中的

问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超出我们的预

期。校报《新清华》11月4日头版头条，

以《历尽沧桑获得的一个真理》为题，

登载了钱先生的这次讲话全文。在学校党

委学生部的要求下，钱先生在11月6日下

午，在大礼堂，又为全校的学生入党积极

分子讲了一次，在全校产生很大影响。一

些学生在“小结”中谈到听钱先生报告的

收获：“我们听了水利系钱宁教授上的一

堂党课。他们这些教授经历过国民党统治

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过一段时

间，‘文革’中挨过整、坐过牛棚，但是

当他谈到从牛棚放回后，他们一句怨言也

没有，一句牢骚也没有发，而是又兢兢业

业地为党为国家工作时，我深深地感动

了，相比之下，我们有什么理由整天发牢

骚、瞎抱怨呢？”“钱宁教授的报告感动

了我。对于我们这代青年人，光有叹息，

没有行动；光有怨言、牢骚，没有谅解、

体贴；光以旁观者身份来目睹祖国的变

化，不以主人翁态度来建设祖国是不行

的。而落实到我们每个大学生身上的任务

就是努力学习，为祖国建设做准备。我决

心付诸于行动。”

后来，《中国青年报》也转载了钱先

生这次讲话的全文，从而在全国也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

从钱先生为学生讲党课、做学生的思

想工作这件事，我们得到一个启发，那就

是要强调教师“教书育人”，要发挥业务

课教师做学生思想工作的作用，特别是那

些有威望的教授。他们的话，学生们比较

易入耳、入心，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写到这里，我深感自责。后悔当初我

不该给重病中的钱先生，给有许多更大、

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的钱先生，再额

外添加这个负担，这既对于他疾病的治疗

不利，又耗去了他十分宝贵的时间和精

力。但已后悔莫及，是无可挽回的了。

钱宁先生将他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

给了黄河、长江，贡献给了他深爱着的中

国的这片土地。在他知悉他已患上不治之

症后，更是争分夺秒地与时间赛跑，他要

争取为他即将离开的人类留下多一点，再

多一点。他对爱人龚维瑶说：“我这病迟

得十年就好了！”这是多么令人感伤的一

种壮志未酬的豪情呀！

这里我将他在得了癌症后，直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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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七年间所做的大事列举一下，就足以

说明问题了：

1979年9月，参加在郑州召开的“黄

河下游治理学术讨论会”，会上作《关于

黄河中下游治理的意见》的报告。会议中

尿血，回京检查，发现已患肾癌。11月，

做肾切除手术。

1980年1月，开始修订《泥沙运动力

学》书稿。3月，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

会在北京召开，钱宁为论文评审委员会主

任和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并在会上提出在

我国成立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的倡议，

得到与会者响应。10月，参加在成都召开

的“全国推移质泥沙学术讨论会”，作学

术报告和会议总结报告。

1981年6月，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6月，去欧洲参加国际大坝会议，会

上担任专题总报告人。8—9月，参加庐山

“黄河治理讨论会”。10月13日，为清华

大学水利系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作报告。

10月，参加在宜昌召开的“河床演变学术

讨论会”。11月6日，为清华大学全校学

生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作报告。11月，完

成《泥沙运动力学》全稿。

1982年初，做参加第十四届国际大坝

会议和赴美讲学的准备，写成英文讲稿3

篇。后因病未能成行。本年以钱宁为项目

负责人的“黄河中游粗泥沙来源区”的研

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983年12月，与人合著的《泥沙运动力

学》出版，获1983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

奖。本年，开始撰写《河床演变学》。

1984年7月，出席国际泥沙培训中心

揭幕仪式，被选为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和

《国际泥沙研究》主编。9月，与他人合

著的《河床演变学》脱稿。1985年1月，

出席武汉三峡工程泥沙科研协调会议，作

长篇发言。5月，参加国务院三峡工程筹

备领导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7月，

参加三峡泥沙和航运论证会议。 9月，参

加三峡工程水位论证会议。12月，在《人

民黄河》1985年第3期发表《“黄学”研

究前景广阔》一文。

1986年4月，再次做手术。6月，完成

《我与黄河研究》一文。8月，与他人共

同完成《长江三峡枢纽工程的几个泥沙问

题》一文。

直到逝世前，指导了2名博士生、5名

硕士生；指导国外进修生、留学生3人。

12月6日逝世。

从以上罗列的钱先生身患癌症后所做

的事情（还不是全部）可以看出，他是在

抢时间，在争分夺秒地工作，这是一种多

么惊人的毅力在支撑着他呀，这绝不是常

人所能够做到的。为了延缓生命，争取做

得多些再多些，他在工作之余，抓紧练气

功辅助治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已

离开水利系去工字厅学校机关上班，上下

班时，还常常看见他在不远处的甲所与丙

所之间的空地上，认真地练气功。

记得一次我俩在校园内相遇，他同我

说起，如果有机会他要去给本科生讲课，

他说研究生的课谁都可以去讲，原因是在

学习打基础的时候，建立起正确的概念非

常之重要，如果“概念”不准确，基础打

歪了，将来纠正起来就很困难了。

他离我们远去了，他的这一想法已无

法实现，我也再没有听他讲课的机会了。

我深深地怀念他！

2021年7月27日于清华园


